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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枇杷国际传播史考

林顺权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广州 510642）

摘 要：中国是枇杷原产地，有2 000多年的枇杷栽培历史，现在栽培枇杷已传播到全世界的30多个国家。1 000多年

来，栽培枇杷是怎样从中国传播到这30多个国家的，笔者从世界各国的文献中归纳出若干要点：中国明朝与日本江户

时代相交集的1600年代，日本已有从中国引入的“唐枇杷”（长圆形果实），正是这些枇杷被西方人所发现，使枇杷开始

进入现代植物分类的体系；闻名遐迩的‘田中’品种也是从“唐枇杷”中选出的。1780年代，法国和英国分别从广州引

入枇杷，随后传播到各自的殖民地国家，英国传到美国、澳洲，可能还传到南亚次大陆；法国传到阿尔及利亚，后者选育

出优良品种传到美国和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枇杷最后传遍地中海沿岸国家；英国和美国及其所使用的英语在枇杷的

学名和普通名（loquat）都起到关键性作用。最后，笔者提出了枇杷在世界传播方面尚存在的3个问题，主要是从传出

国到传入国的具体传入年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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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f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introduction history of cultivated loquats
LIN Shunquan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the native habitat of loquats (Eriobotrya japonica Lindl.). The history of loquat culti-

vation has been recorded for more than 2 000 years. Now the loquat has been distributed to more than

3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ow has the cultivated loquat spread from China to these countries for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several viewpointsbased on the literatures from

som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1600s when China was in Ming Dynasty and Japan was Edo

era intersected, Japanese“Tang loquat”(Karabiwa, oblong fruit) was introduced from China. Subs-

quently, these loquats were discovered by Westerners, which led to the fact that loquat began to enter

the system of modern plant classification; and the famous‘Tanaka’cultivar was also selected from

“Tang loquat”. In 1780s, Franc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introduced the loquat from Guangzhou of Chi-

na and then brought to their respective colonial countries. The United Kingdom spread with the loquats

to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and possibly to the South Asian subcontinent like India and Pakistan.

France passed the loquats to Algeria, where several fine cultivars were bred. When‘Olivier’loquat was

introduc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Algerie’to Spain, these two cultivars became the leading cultivar

in Florida, United States and in Spain, respectively; the loquats of Franc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were finally spread throughout the Mediterranean countries. Both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scientific and generic naming (loquat).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d

three questions that still caused complications that were mainly associated with the specific time when

the loquats arrived exactly to thei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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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枇杷起源于中国，而现在已分布到

全球五大洲 30 多个国家[1-4]。枇杷是怎样从一个国

家走向 30 多个国家的，这个传播和扩散过程无疑

令人颇感兴趣。具体的传播和扩散过程纷纭复杂，

难以详究。但传播的关键节点和重要事件是有可

能理清的，诸如：传去的第一个国家及其传入时间，

什么时间（年代）枇杷变成国际性水果，“爆发性增

长”发生在什么年代，目前的主要生产国是怎样兴

起的，中国对这个传播过程起到怎样的作用。理清

这些关键节点和重要事件，将对人们了解枇杷栽培

史、展望枇杷发展都有一定意义。

笔者充分利用各个国家的相关资料，尤其是中

文、英文和日文的资料，通过比较鉴别、反复筛选文

献、总结归纳枇杷传播的大致历程，进而期望初步

理清前述的关键节点和重要事件。

1 第一个传入枇杷的国家及其年代

枇杷最早从中国传出去，传到的第一个国家是

日本。这是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全世界业内的

共识[3，5-9]。但究竟什么年代传去，并没有明确的记

载流传下来[3，9-10]。

日本方面，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一般的描述是：

早在公元 1180 年日本就有关于枇杷的记载[9]，10 年

后的 21 世纪初，又有新的说法，认为早在奈良时代

（公元 762 年，公元 901 年等）都有枇杷的记载 [3]。

因此，日本在中国的唐宋年间就有枇杷的记载。

日本还大量记载我国唐朝时派遣留学僧到唐

都长安（今西安）留学的情景[3，9]，也保留大量记载我

国高僧鉴真和尚历经艰难东渡日本传经送宝的资

料[11]。但未见唐朝从中国引入枇杷的记载[3]。

迄今见到的明确记载日本从中国引进枇杷的

年代是日本的江户时代（1600—1867 年），即中国的

明朝[3]。从中国引进的枇杷称为“唐枇杷”，日文读

音为“Kara-Biwa”；而前述的日本本地的土枇杷称为

“Hiwa”。前者果实长圆形，后者球形；前者葫芦状

或椭圆状，后者圆球状；前者一般大于 10 g，甚至数

十克，后者只有几克，现在日本还有后者的代表，

“豆枇杷”，平均单果质量 5 g。Thunberg（1784）描述

的枇杷[12]是“唐枇杷”，因为其果实是长形的[3]。

我国学者也清楚日本枇杷是从中国引入的[5-7]。

至于引入时间，曾有认为是在唐朝，理由是曾经的

两个主要品种‘茂木’和‘田中’都称为“唐枇杷”[7]。

的确，日本语汇里多有称中国为“汉”和“唐”（如汉

字、汉药、汉服），他们也把鉴真上陆的地点称为“唐

津”（嘉濑津），把鉴真主持修成的佛殿称为“唐招提

寺”[12]。但是，必须注意：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唐朝时

枇杷从中国引入日本的记载，中文和日文的文献均

未见到。而唐朝时的中日交流的诸多事件却有记

载保留[11]，例如日本著名的留学生容睿和祥彦从长

安到扬州，请求并陪伴鉴真赴日。在鉴真六渡日本

中不成功的第五渡，容睿病故于广东肇庆端州，祥

彦也在沿赣水北上的船中辞世，临死将字帖和经书

交给鉴真，请求他带到日本[11]。鉴真和随从在第六

次成功东渡日本时带上了佛经、佛具、雕像、香料、

药材、字帖等，这些都有记载[12]。但并没有关于携带

枇杷或其他植物种子的记载。

因此，我们可以继续查找相关文献和证据。与

此同时，建议暂不采用日本在唐朝从中国引进枇杷

的说法。

前述，日本早在奈良时代（公元 762 年，公元

901 年等）都有枇杷的记载 [3]，但记载的都是“土枇

杷”，果实圆形、很小，并未引起当时人们的兴趣，迄

今还有这样的野生枇杷存在[3]。

日本的文献与我国的中文文献共同之处是：江

户时代（1600 年起）日本从中国引入枇杷，这种枇杷

果实长形，一个世纪后瑞典 Thunberg 命名[12]的正是

这种枇杷，再之后，日本人从中选出了‘茂木’和‘田

中’这两个品种[3]，后者还有更精彩的故事。

2 近代西方人发现枇杷并进行科学

命名

在我国的教科书和科技文献中，可以看到西方

人第一个记载枇杷的是瑞典人屯伯格（C. P. Thun-

berg）[7]，实际上，在屯伯格之前，还有一个人，就是坎

普佛（E．Kaempfer）。

坎普佛（E．Kaempfer）是德国一位爱好旅行的

博物学家，他于 1690 年 9 月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

的医师，来到日本长崎，见到银杏和枇杷等植物[13]。

长崎那时和中国澳门一样，本来是个小渔村，

江户时代（16 世纪早中期）被葡萄牙人占据，成为其

殖民地。1641 年，日本人赶走了葡萄牙人之后，实

行闭关锁国政策，只把长崎作为日本唯一的对外开

放口岸，而且只允许中国和荷兰的商船停泊。坎普

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医

师来到长崎，见到银杏和枇杷的[13]。

在他后来（1712）出版著名著作《异域采风录

（Amoenitates Exoticae）》里，记载了枇杷和银杏生

长在日本长崎[13]，因此，实际上西方人第一个记载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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杷的是坎普佛，而不是多数读者之前所看到的屯伯

格。在一些西方的文献中，还提到坎普佛采了一些

银杏种子，带回欧洲，种在荷兰乌德勒支的植物园

里[10]。至于枇杷，则未见这方面的记载。

当然，第一个对枇杷作出分类学描述的确是卡

尔·彼得·屯伯格（Carl Peter Thunberg，1743 年 11 月

11 日－1828 年 8 月 8 日）[11]。屯伯格出生于瑞典，

在乌普萨拉大学学习自然哲学和医学，师从著名植

物学家卡尔·林奈（Carolus Linnaeus，1707—1778，

生物自然分类法鼻祖），1767 年完成博士论文答

辩。1770 年起，他先后在巴黎、阿姆斯特丹等地从

事研究工作。1771 年他随荷兰使团前往荷兰殖民

地和日本采集植物。1775 年，他前往爪哇，在巴达

维亚停留了 2 个月，之后前往日本，在日本离岛的

荷兰东印度公司担任外科医生，因而成为最早抵达

日本的瑞典人之一。此间，他收集了八百余种植

物，并在 1784 年出版《日本植物志》[12]。在这本著作

中，他把这个新种命名为欧楂属日本种（Mespilus ja-

ponica Thunb.）[12]。他在植物学和昆虫学领域都有

很大贡献，描述了许多物种，被称为南非和日本的

植物学之父[10]。

众所周知，枇杷的学名后来被英国植物分类学

家约翰·林德利重新命名为枇杷属日本种[14]。

约翰·林德利（John Lindley，1799 年 2 月 8

日－1865 年 11 月 1 日）并不是科班出身，他在 Nor-

wich 接受中等教育，本希望能接受高等教育，但是

家庭无法提供这个条件。他不得不在 1815 年（16

岁）进入伦敦的一家种子公司工作。在这个时候，

林德利结识了植物学家威廉·杰克逊·胡克，胡克允

许他使用植物学图书馆，还被介绍给约瑟夫·班克

斯爵士。爵士在自己的植物标本馆里给了林德利

一个助理的工作。正是约瑟夫·班克斯爵士资助了

皇家“邱园”种植了 1787 年从广东引入英国的枇

杷[15]。林德利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于 1819 年，是一篇

植物学的翻译文章，1820 年，又有“毛地黄”和“蔷

薇”的论文都投稿给了伦敦的林奈协会，随之成为

伦敦林奈学会的会员。从 1821 年到 1826 年，他出

版了一部带有彩色插图的作品集《稀有而奇特的外

来植物插图》，所有插图都是他自己画的。1822 年，

林德利被指定为伦敦园艺学会的助理秘书长，同

年，他发表了枇杷重命名的文献，他将 Thunberg 命

名的欧楂属改命名为枇杷属日本种（Eriobotrya ja-

ponica Lindley），属名 Eriobotrya 来自两个拉丁文

字，多毛的（erio-）花序（-botrya），而种名 japonica 仍

沿用 Thunberg 的命名，日本种[14]。

顺便提及：早在 1818 年，英国就在温室里种植

枇杷，结出了很好的果实[15]。

3 全面引种时代

比英国 1787 年从广东引入略早一点，法国于

1784 年，也是从广东引种枇杷，种植在巴黎国家公

园 [15]。随后引入其殖民地北非的阿尔及利亚 [10，16]。

法国虽然始终没有成为枇杷生产国，但把枇杷引入

阿尔及利亚，后者后来成为枇杷发展史上一个不可

忽视的国家。

枇杷 18 世纪末引入西班牙[17]；19 世纪初传入

意大利，主要在西西里岛的巴勒莫（Palermo）[18]，但

从哪个国家、具体什么时间均不详，推测可能是从

法国或英国传入。

枇杷大约于 1823 年被引入南美洲智利的 St.

Michael 岛[10，19]。巴西的枇杷是从日本传入的，但传

入的具体时间不详[14，20]。

19 世纪早中期从阿尔及利亚或黎巴嫩传入土

耳其[21-22]。埃及的枇杷也是从黎巴嫩传入的[18]。

枇杷 19 世纪中叶传入希腊[18]。

枇杷通过三条途径传入美国：1867 至 1874 年

间，从欧洲传入佛罗里达；从日本传入加利福尼亚；

中国移民则是先将枇杷带到夏威夷，然后才传入美

洲（美国）大陆[10，15]。枇杷曾迅速在美国传播散布开

来，但是，早期主要是作为庭院植物园林植物。有

枇杷分布的州，除了夏威夷、加州和佛罗里达，还有

路易桑那、密西西比、佐治亚、阿拉巴马、北卡等州[10]。

美国除了从日本引进‘田中’‘Giant’等品种外，

自己选出了一系列的品种，Traft 博士 1880 年代开

始进行选育种，先后选育出一批品种，包括：‘Ad-

vance’（1897）、‘Pineapple’（1899）、‘Premier’

（1899）、‘Victor’（1899）、‘Commercial’（1900）[23]、

‘Champagne’（1908）和‘Early Red’（1909），此外，还

有其他美国人选育出的‘Mammoth’（1889）、‘Eula-

lia ’（1897）、‘Thales’（1914）、‘Golden Nugget’

（1914）等，还有从意大利引进的‘Palermo’等 6 个品

种，从澳大利亚引回的 Chatsworth Victory’等 5 个

品种，从阿尔及利亚引回了‘Oliver ’等 15 个品种，

从墨西哥引回 1 个品种‘Bonita’。这么多的品种显

然容易混杂[10]，为此，把这些品种分为两组：一类叫

“中国组”，叶片小、果实圆形或近圆形、果肉橙黄、

有香气；另一组叫“日本组”，叶片宽、果实长圆形、果

肉黄白色、没香气。Trabut 博士也说有一些中间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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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10]。这种分类似于我国 20 世纪采用的“北亚热带

品种群”（类似“中国组”）和“南亚热带品种群”（类

似“日本组”），现在看，当然很不科学，根本与中国

和日本无关，但一直到 1980 年代，美国人还在引用

这个分类方法[15，24-26]。

美国加州刚从日本引种枇杷时，把枇杷称为

“日本李”（Japanese plum）；佛罗里达刚从欧洲引种

枇杷时，称之为“日本欧楂”（Japanese medlar）或“日

本梅”（Japanese plum）。后来，在 1888 年佛罗里达

召开的一次育苗者联合会的会议时，票决枇杷的名

称为“loquat”（英国人早就这么叫），以避免与真正

的梅子“日本梅”相混淆[10]。

20 世纪初，美国是仅次于日本（或者可能还次于

阿尔及利亚）的生产国，更是枇杷科研的强国[24- 26]。

但是，现今找不到美国枇杷栽培的总面积，或者总

的生产规模的统计数字。有这样的记录：普遍稀

植，行距不低于 6.6 m（22 英尺），每株 10 a（年）生的

枇杷树可产 90 kg 商品果 [10]。佛罗里达 5 a 生的

Wolfe 每株产 45 kg，15~20 a 生的每株可产 136 kg [15]。

加州的橙县（Orange county）有一个 5.67 hm2（14 英

亩）的枇杷园，株行距为 3.66 m（12 英尺）×7.32 m

（24 英尺），1912 年收获枇杷果 65 t，1913 年因冻害

只收 40 t，1914 年收获高达 80 t，换算为中国的计量

单位，666.7 m2 产量 400~900 kg，考虑到其为稀植，

与我国现在的枇杷平均栽培水平相差不多。

但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枇杷产业开

始萎缩。加勒比海果蝇（Anastrepya suspensa）对佛

罗里达枇杷造成毁灭性破坏[15]。其他州也有不少枇

杷园弃管了。但是，也有少数的枇杷园保留下来了[15]。

此外，美国南部，尤其是迈阿密等几个海湾州，保留

很多的枇杷庭院树，都有 100 多年的树龄[24-26]，估计

都是 20 世纪初种植的。

4 现今世界枇杷产业局面的由来

4.1 日本的作用

日本在世界枇杷的传播方面具有重要地位。

其最早从中国引入枇杷，导致后来的西方人 Kaemp-

fer 和 Thunberg 发现枇杷，并予以命名，尽管种名

Mespilus japonica Thunb. 后来被 Lindely 修改了，但

是日本种（japonica）仍沿用 Thunberg 的命名。由

此，日本成为枇杷的标签，世界上除了英语称枇杷

为 loquat 之外，其他几个重要语种的枇杷称谓，多

数称枇杷为“日本楂果”，西班牙语：nispero japones；

德语：japanische misspel；意大利语：nespola giap-

ponese；葡萄牙语：ameixa do Japao，法语：neflier du

Japon[1]。

日本对于世界枇杷产业发展的另一个贡献，是

他们培育了很多的品种，不说其杂交育种成就斐

然，仅说其选育的‘田中’品种就被引到世界上半数

以上的枇杷分布国[1，27]。此外，1909 年，日本是最大

的生产国，年产 1.7 万吨[10，15]，巴西圣保罗种有两个

枇杷品种，‘Precoce de Itaquera’和‘Mizuho’（瑞穗，

引自日本），有 200 多公顷[10，15]。当时，中国的数据

不为外人所知，可能中国人自己也不清楚[1]。

以上两点，即日本作为枇杷的标签和‘田中’品

种的广泛引种，直接导致了世界上多数的国家都认

为日本是枇杷的原产国和最大生产国[1]。

当然，这样的误解也与中国长期自发的或被迫

的闭关锁国有关。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

起，枇杷产业规模逐渐变大，枇杷栽培面积很快就

超过日本[1]，科研也不断有新的进展，例如，章恢志

先生关于枇杷起源于中国的研究[6-7]，但或许因为是

用中文发表的，不易为西方枇杷同行所了解。

这种情况，即世界上多数国家误认为枇杷原产

日本，至 1999 年中国、美国和日本三个国家的专家

共同撰写的论文[1]发表之后，就终止了。不过，本文

在前面叙述里提到，日本 1 000 多年前就记载有野

生的普通枇杷，是否意味着日本也是普通枇杷的原

产国呢？本文不讨论枇杷起源地和原产地问题，因

为，中国是枇杷的起源地和原产地问题之前已经定

论了。现在，如果要说日本是否也原产普通枇杷，

这样的问题已经变为第二层次的问题，即：除了中

国之外，普通枇杷还原生于哪些国家呢？日本、缅

甸、越南，都有可能[1，27-28]。

4.2 英国和美国及其英语的作用

对于枇杷的世界性传播，英国和美国及其母语

英语，也起了重大作用。其一，英国较早（1787）引

入枇杷[15]，然后传给其他国家，尤其是多个殖民地国

家 [16]；其二，枇杷的名称，不但学名是由英国学者

Lindley 订正并一直被沿用至今[14]，而且枇杷普通名

Loquat 直接译自广东话[10]，而不是像其他语种那样

译为“日本果”[1]；其三，正是美国科学家不但最早认

为枇杷可能是起源于中国而不是日本[29-30]，而且，与中

国作者一道最终中止了“枇杷起源于日本”的误传[1]。

4.3 法国-阿尔及利亚-西班牙的作用

世界枇杷传播的第三个重要路径是法国-阿尔

及利亚-西班牙。前已述，1784 年，枇杷从我国广东

引入法国，种植在巴黎国家公园，随后引入其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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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北非的阿尔及利亚[10]。阿尔及利亚后来成为枇杷

发展史一个不可忽视的国家。早在 20 世纪初，阿

尔及利亚在 Traft 博士领导下就已选育出近 20 个本

地品种，‘Olivier’‘Longue’‘Mercadal’‘Don Car-

los’‘Baronne Hall’‘St.Michel’‘Scala’‘Mar-

bonne’‘Tauphin’‘Tolemly’‘Precosious’‘Miss

Archwrightd’‘ Pomme’‘Miss B.Hall’‘Doree’和

Meffre’s’。Traft 博士还利用从日本引进的大果品

种‘田中’和本地优质品种杂交，试图于 1915 年释

放杂交新品种[10]。阿尔及利亚后来的枇杷发展文献

变少了，原因不详。但是，‘Olivier’品种被引到美

国，成为美国佛罗里达南部的主栽品种[15]。另一个品

种‘Algerie’则在西班牙枇杷产业中独领风骚[31-33]！

枇杷虽然较早传入西班牙，1821 年瓦伦西亚已

有枇杷的记载，但都是作为观赏植物，至多枇杷果

用来加工，并没有枇杷鲜果生产[17]。一直到 20 世纪

中期，从阿尔及利亚引进的‘Algerie’品种发挥作

用，该品种及其变异品种‘Cardona’等占据西班牙枇

杷生产的 95%[34]，该品种硬度高、酸度高、耐贮运，是

西班牙枇杷一半左右出口到意大利和法国的重要

基础品种材料 [31-33]。必须指出，西班牙是迄今为止

世界上唯一的大批量枇杷出口的国家。

4.4 尚待进一步弄清的问题

就枇杷的传播和分布而言，还有 3 个比较重要

的问题尚不清楚：第一个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栽培

枇杷何时从哪国传入？第二个是澳大利亚与新西

兰的枇杷何时从英国传入？第三个是中国枇杷传

入日本究竟是唐朝还是明朝（日本的江户时代）？

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喜马拉雅山

脉的南麓分布着多种枇杷属植物[28]，早在英国殖民

次大陆、印巴尚未分离之前，就有关于多种枇杷的

记载[10，15]，由于尚未见有野生的普通枇杷分布的报

道，因此认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栽培枇杷应该是

从外界引入的。但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没有人回答

过，印巴的栽培枇杷究竟是从中国直接引入的，还

是从英国间接引入的。尽管印度有本国的不少品

种[15]，印度关于枇杷也有一些研究报道[35-38]，但是，印

度似乎与外界进行枇杷的科技交流相对较少，从

2002—2014 十多年间连续四届的枇杷国际会议，印

度只有 1 人参加了 2010 年在土耳其召开的第三届研

讨会，在会上所做的报告是关于采后研究的综述[39]，

没有人提及枇杷的传播问题。因此，迄今为止，关

于印巴枇杷从何处来的问题仍无人能解答。

澳洲方面，早在 1915 年，Condit 就介绍枇杷在

澳大利亚商业栽培，并列出美国已从澳大利亚引回

的 5 个品种（前已述）[10]，不难理解，一个地区有了某

个树种的 5 个品种，当然应该有规模的栽培。20 世

纪 80 年代，还有澳大利亚研究者发表枇杷研究论

文[40]。直到现在，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可以看到

零星种植的枇杷。但是，从英国 1787 获得枇杷至

1890 年代的约 100 年中，具体什么时间将枇杷从英

国引到澳大利亚[10]和新西兰[15]仍有待进一步查清。

第三个问题，中国枇杷传入日本究竟是唐朝还

是明朝（日本的江户时代）？中国明朝与日本江户

时代相交集的 1600 年代，日本已有从中国引入的

“唐枇杷”（果实长圆形），正是这些枇杷被西方人所

发现，使枇杷开始进入现代植物分类的体系；而且

日本人从中选出了闻名遐迩的‘田中’品种，这些事

实最终导致从 20 世纪和 21 世纪之交开始，全世界

枇杷学界公认枇杷起源于中国。但是，日本究竟是

否早在唐朝就从中国引入枇杷，至今尚是一个传

说，未见中文和日文的相关文献或其他科学证据。

笔者和中国的其他枇杷科技工作者已与南亚

次大陆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澳洲和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东部邻邦日本，这三方面的枇杷研究者建立了

联系，未来有希望获得上述问题的答案。答案的揭

晓主要依赖上述国家的同行们，但中国的同行们和

考古学界或许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因为中国毕竟

是一个文明古国，纪元前的枇杷就已有记载（如《史

记》中的记载），何况千年之后的全盛的唐朝[41]乃至

十八九世纪的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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